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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城唐王山后村

年 月（清光绪三十年冬），我出生于辽宁

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

海城地处松辽平原东部边缘，辽河下游左岸，辽

东半岛北端。东有千山，西有浑河、太子河、辽河，

东高西低，并由高向低形成山区、丘陵、平原、洼地

的格局，自然条件很好，物产丰富，交通方便。南距

公里。营口 公里，北距 公里，离沈阳鞍山

古有“辽左重地”、“渤海奥区”之称，成为历代兵家

必争之地。今以“辽南粮仓”闻名。

山后村在海城南 公里的地方，唐王山北山脚

下。唐王山是座 小山，在南满铁路（今长大线）东

侧，八里河南岸，东西长两公里，南北宽 公里，海

一

　少　年时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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拔 多米。这里有很多传说：唐太宗李世民征东

时，与薛仁贵在这山顶上下过棋；唐太宗脱下靴子抖

落出来的土，形成了山顶上的这块平地，后人称为

“脱靴顶”。唐王山因此而得名。

我出生时正值日俄战争。这是日本和沙皇俄国为

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在中国东北境内进行的一

场帝国主义战争。后经美国斡旋， 日月年 ，

日俄签订了《朴次茅斯和约》。这是一个牺牲中国和

朝鲜主权的不平等条约。在条约中俄国承认朝鲜为日

本的势力范围；将俄国在中国辽东半岛（包括旅顺口

和大连）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；从长春到大连的南满

铁路割让给日本；并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。从此，

日本更加紧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。

母亲生我的时候，战事频繁，兵荒马乱。为了免

遭不测，她有时不得不把我藏到柴草垛里。日俄战争

后，南满铁路归日本占有。我在少年时代，目睹和经

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欺压和残害。南满铁路

就从山后村西经过，我们家的菜地紧挨着铁路。乡亲

们到村西种地，经过铁道时常常遭日本人的蛮横打

骂。

我 的 家 庭

相传我的祖辈是河北省清河县人，在明朝洪武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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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老哥俩靠卖豆腐维持生活。一天为支架倒塌的锅

灶用了几块城墙上的砖，被官府得知，结果被发配东

北，就在海城唐王山后落了户。我的祖父是很贫苦

的，给人家当长工。后来，靠修铁路挣了几个钱。晚

年过继给叔叔，算是有了几亩薄田，成了自耕农。我

的父亲吕名禹 人，大排行老五。从年轻时就，兄弟

给人家赶大车，因为光靠种地难以维持生活。当车伙

计，受雇于车主，冬闲时跑营口拉脚。后来赚了一点

钱，就与同族兄弟合伙。入冬时买个大牲口，往返海

城、营口拉货运客。开春种地的时候，就把骡马卖

了，赚点脚钱，买个毛驴种庄稼。

人，大姐 个弟我们兄弟姐妹 比我大两岁，

弟，两个妹妹。母亲是东山丁家沟人，家境贫困，为

人精细善良，手很巧，吃苦耐劳，相貌俊秀，活到了

多岁，人缘极好，很受乡里尊重。父亲搭伙计赶

大车，好合伙喝几盅老酒，身材高大，不识字，性情

豪迈粗鲁。母亲虽然也不识字，但思想开通，性格随

和，解放后有时说笑话：“还是现在世道好，男女婚

姻自主，要是在先也兴‘打八刀’（东北话离婚）的

话，俺们全家都得离婚。”

我从小就好打抱不平，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就爱顶

着来。三大娘为人老实厚道，就是因为连生几个女

儿，遭奶奶嫌弃，让三大娘干粗活，养猪喂狗，母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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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细活，做针线。看三大娘在奶奶面前忍气吞声，我

觉得不公平，常和奶奶顶嘴。奶奶偏心，重男轻女，

时常偷着给我点好吃的，越是这样我越是顶撞她。她

气急了打我，我就跑，边跑边喊：“你就是偏心

眼⋯⋯反正你追不上我！”有时我把老人家都气哭了，

骂我：“不知好歹，没良心，我白疼你了！”我对奶奶

很有反感，认为奶奶待人不公。

山后村当时有 多户人家，大部分姓吕，有少

数姓吴的。一条东西街，东街富，西街穷，我们家住

在西街。孩子们打架，我是西街穷孩子的头。五六岁

时就知道恨日本人，我们做游戏打仗，骑着秫秸当

马，谁输了谁就装日本人。玩着玩着就真打起来了，

有钱家的孩子欺负穷孩子，我就领着穷孩子和他们拚

命打。

日本人不断加宽南满铁路路基，占地毁庄稼，受

害人家敢怒不敢言。洼地长草，很茂盛，村里人放牧

牲畜，被日本人碰上就毒打，有时把牲口打死，或是

抢走。我的祖父、大伯过铁路时，都被日本人砍伤

过。

在小学念了不到四年书

年，我 岁的时候开始读书，就在唐王山

后本村上小学。村边有条人行横道不准中国人走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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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人必须绕很远到平交路走大车道。有一次，我看见

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，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

流。当时我都气哭了。还有一次，门前小河涨水，水

深行人难以过往，又不许中国人过桥。有个乡亲从桥

上走过，碰到日本人，一刺刀挑死就推到河里了。眼

看着父老乡亲被日本人凌辱、屠杀，我恨透了日本

人，总想长大了可以当兵打日本，报仇雪恨。

人小学时，老师给我起了个学名“正言”，并解

释说，是言语的言。我听后感到不对心思，边走边

想。走到家门口，我便坐在门坎上沉思起来：上学读

书为的是求知识，长大要当兵，操练好了才能打日

本。于是，我打定主意自己改名为“正操”。为了求

得祖父同意，就说是老师给起的大名，是操练的操。

我没敢提当兵的事，因为那时还是“好铁不打钉，好

男不当兵”的年代，祖父最疼爱我这个长孙，指望我

光宗耀祖，怎么能让我当兵！

我上小学时，已是民国时期，辛亥革命推翻了满

清王朝，提倡剪发，县里派督学来查。当时同学们都

不敢剪，我早就想剪，可是家里不答应。就此我在班

上第一个站出来，把小辫剪掉了，回到家奶奶一看，

就骂起来。我提着剪下来的辫子，得意地抖落着说：

“剪下来有啥不好，上边长满了虱子！”我为了剪辫

子，成心不梳不洗，让它生虱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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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后村小学的华荫南老师，他偏向东街地富子

弟，叫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当班长，时常欺负西街的

穷孩子。我不服气，就和班长打起来了。找老师去评

理，他偏袒地主子弟，拉过我去要打手板，我气急

了，也不知从哪儿来的那股劲儿，把板凳条掀下来一

根，狠狠揍了老师一下子。我知道惹了祸，撒腿就

跑，不敢 天。村里人回家，就躲到河边壕沟里迷了

河里、井里找遍了，到处找不到，都很着急，怕发生

意外。因为我路过家门口时见到母亲，曾悄悄告诉她

我藏在哪里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。母亲不声不响地每

天给我送点吃的。村里人找不到我，老师也着慌了，

都说只要找回来，可不能再打再罚了。母亲随即送信

给我，说老师再不打了。这样，我才敢回家和见老

师。老师说，不打了，可是要罚我背书，让我背 篇

古文：韩愈两篇《祭十二郎文》和《祭鳄鱼文》，欧

阳修一篇《醉翁亭记》。要我温习一下，第二天背。

当时我念了两遍后，自信地说：“我现在就背！”于是

一口气一字不错地背了下来。华老师很惊奇，立即改

变了对我的态度。爷爷没念过书，所以对我念书很重

视，每天下学后爷爷都要我背书，他不识字却严厉，

我不敢糊弄他，只要一打“奔”儿，他就用烟袋锅子

敲我的脑袋。我念书还没入门，怎么也背不好，常挨

打。这次却非常流畅地背下来了。从此我在学习上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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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就开了窍。以后华老师对我特别好，给我补课吃偏

饭。

我在小学念了不到 年书，家里就供不起了。买

一支铅笔要哭几次，才进城给买，有时靠大姐、母亲

的体己钱买支铅笔。 年冬我就辍学了 年。

初开学时，华老师认为我辍学可惜，他要我附课学

习，由他为我补习国文、数学、英文等课，准备一年

后，再由他送我免费入县立中学。华老师还颇费心思

地对我说：“再给你起个号吧，就叫必之，古书云操

之必正。”殷切地希望我长大成才。华老师的这番苦

心，使我至今回想起来，仍对这位良师感念不尽。

我自己也想继续读书，即重新入学附课，农闲补

课，农忙干活。附学的半年，家里买不起书，要是上

中学更交不起饭费、书费，所以到下半年就又辍学

了，在家跟大人 下地干农活。

三年学徒生涯

年春，我由华荫南老师介绍，到他家在海

城 丝（柞蚕）厂去学徒。学徒很北关开的裕德号

苦，起早贪黑，干重活、杂活，时间长了，过于劳累

得了肺病，吐过血。

在缫丝厂期间，有一次我在上工的路上，一进北

关，有个卖吗啡 “白面”的日本浪人家的孩子，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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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路不让走，踢了我一脚。于是我揍了他一顿。这个

孩子跑回去后，日本人就告起状来，告到缫丝厂，告

到县政府。丝厂经理和县长都吓坏了，我站出来说：

“是他先打的我，我的腿还被踢红了一块呢。”丝厂经

理和县长听我说的在理，就向日本人解释说不怨我，

这孩子干活挺老实，不惹急了他不会无故打人的。好

说歹说，这件事总算过去了。

学徒时，我挤时间念书，抓着什么看什么，（千

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、《古文观止》、

（封神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

（红楼梦）等，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书。还坚持练字、

打算盘，文化有了提高。在农村讲究“说书”，谁讲

我都去听。

年，在缫丝厂学徒将近 到 年冬缫丝厂倒

闭，经理是华荫南老师的哥哥，他将我介绍到海城车

站附近一家粮栈学徒。到 年春，因粮栈生意不

好，我被辞退回家，在家种地。

兄弟姐妹长大起来，父亲以儿女的婚事当交易，

，在外面拉脚合伙喝酒时，说近做人情 乎了就给儿女

订亲。他说一不二，母亲根本说不上话。我的几个姐

巧，却都很不幸。大姐很能干，妹长得都很俊气、灵

待我极好，她羡慕男孩子，对我说还是你们在外边

好，走南闯北，女的活一辈子死时落块棺材板。二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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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漂亮又聪明，我参加直奉战争负伤，她用体己钱买

东西到医院看过我，临走还留了几块钱给我。父亲给

她找了个很不如意的丈夫，一直忧伤哀怨，终于得了

肺痨病，死得很早。我对大姐、二妹的感情深，对她

们的悲凄的命运，极为同情。

母亲温和仁慈，为儿女操劳一生。三弟贪玩，不

好好念书，我打过他一次。母亲伤心地说：“我再苦

再累，可也没打过你们谁一巴掌。”

我在少年时代，就是痛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，经

常想到长大要当兵，操练好了打日本。

正是怀 岁那年我参加了东着这样一个目的，

北军。



第 10 页

初入东北军

年春，有一位素不相识的远亲，在张学良

部下当军医。这位远亲介绍说，张学良的卫队旅是新

式军队，重用识字的青年人。我从小就想当兵，以为

扛上枪，就能打日本。经说服家里，我就入伍了，在

张学良的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当兵。

卫队旅确实是当时的一支新军，服装整齐，器械

精良，入伍者皆为精壮的青年，很有一股蓬勃朝气。

副官长高尚志、参谋王琢如，全是留日士官生。谭海

那时已作随从副官，刘鸣久作书记官。后来处于东北

军新派领导地位的二六旅，就是由卫队旅演变而成，

而张学良以及郭松龄也就成为东北军新派领袖人物。

卫队旅旅部原在沈阳小南门里，后迁入北大营。

二

在张学良身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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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入伍后是在哈尔滨驻防。约两三个月，因当时军队

绝大多数是文盲，而我能读能写，营部书记长周白毛

（外号）要我去给他当贴写，就是以一个士兵的名额

到营部给书记长和军需长等抄写文件。下半年卫队旅

旅部在部队招考文书上士，我考取了。于是我就到旅

部副官处当上士。当时旅部还在沈阳城内，副官处长

已是高纪毅。

考取讲武堂

在卫 良 看我的队旅旅行当上 士期 字写得间，张学

不错，便推荐我圪东北 年冬考取讲武堂。我于

讲武堂，为第五期

上讲武堂后我学习兵器 地形等教程很吃力，因、

多少学到　 却现在为我只念 要学几何、代数年过 、三

角及化学等课程，但我想办法努力补课，终于赶上

了。同时，我还到青年会学习英语。

年秋，讲武堂停课，入关参加第二次直奉

战争。

在这次战争中，我被分到由卫队旅改成的第二

旅，在第一团第一营一连当排长，作战时代理连长。

战斗中我负了伤，经郭松龄夫人亲自关照，得以及时

送进沈阳英国人办的小河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，

医疗设备条件都很好。住院期间，郭松龄夫人曾到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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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看望。郭夫人韩淑 秀，奉天女子师范毕业，教过

书，思想进步，热心妇女运动，办军民同乐会，慰劳

伤兵，有办事能力，和郭松龄可以说是患难夫妻。

两次直奉战争，张学良和郭松龄是最为辛劳的有

功之臣，江苏督办一职原已允诺委任郭松龄，但一经

发表却是杨宇霆。而当杨宇霆被孙传芳打回沈阳，请

求张作霖出兵，再下江南，主力又是张学良和郭松龄

所部的一、三联军。郭松龄深感旧军队的腐败无能，

决心在此时倒戈。张学良耐于和张作霖的父子之情，

未和郭松龄共同起事。郭松龄倒戈受挫，和夫人韩淑

秀换装成乡农打扮，躲在农家白菜窖内，被王永清拿

获，就地枪毙。尸体运回沈阳，在万泉河体育场，陈

尸 天。当我看到时掉了眼泪，就不想在东北军干

了。郭松龄的死，实为张学良建设东北新军的一大损

失，失去一个臂膀，在改编郭松龄残部时，悲不自

氏夫妇建墓树碑，以胜。后来曾说要给郭 作纪念。

郭松龄倒戈时，高纪毅任郭部第十九旅旅长，勇

敢善战，节节进展，占领了新民屯。当时张学良住在

兴隆店，高纪毅打军用电话给张学良，希望张学良也

能倒戈，否则明天准作俘虏。又奉劝张学良，不然还

是及早逃走。倒戈挫败后，高纪毅到天津躲起来。张

学良打听到他的行踪后，写信叫他回沈阳，保证无

事。高纪毅回到沈阳，由副官处长升任北宁铁路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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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。以后又作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，掌管东北交

通大权。

我参加直奉战争后， 年春讲武堂复课即回

校继续学习。同年 月毕业，正值郭松龄倒戈受到

挫败。我对郭松龄夫妇比较信任，寄以希望。对于郭

氏夫妇同遭惨死，很伤心，从而产生消极失望情绪，

分配我任新兵营长，我不愿干就离队回家了。 月

张学良在锦州成立三、四方面军团司令部，派人召我

到锦州，分配担任他的少校副官，主要是帮助张学良

管理讲武堂毕业生的分配和使用。

从此，我即在张学良身边工作。

任张学良的副官、秘书

年我入东北军， 年讲武堂毕业从 后任

张学 年去良的副官、秘书，同泽俱乐部干事，

年西十六旅到 安事变，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

或在他部下任职。在我和张学良将军相处的日子里，

我深深感到他的强烈爱国思想是一贯的，而且不断向

前发展。

年，和我是同乡，海张学良生于 城桑子林

詹家窝铺，现属台安县。六七岁开始就学，启蒙老师

是台安县举人崔骏声和海城老儒杨雨辰。在沈阳，授

读的是辽阳白永贞，清末拔贡，时为奉天省议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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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、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，给张学良奠定了旧

文学的基础。张学良读书聪明，善于颖悟。初学为

文，即下笔千言，尤嗜文艺，锐意革新。

张学良在读书时，首先接触的是沈阳的基督教青

年会。美国人普赖德是总干事，他的中国话说得极为

流利。张学良每天向普赖德学习两个小时的英文，并

作了青年会的董事，成为中坚分子。阎宝航就是在这

并与张学良成为朋友时作青年会练习干事 的。

年生。他阎宝航也是海城人， 作青年会干

事时，组织了各种社会问题研究会、科学时事讲演

会、读书会，举办游艺会、旅游会、电影会等活动，

办得极有声色。上海总会的余日章，北京总干事程敬

一，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，先后来沈阳讲演。张

学良次次参加，专心静听，并在府里举行盛大的招待

会。欧阳予倩到沈阳时，还在青年会召集话剧爱好者

上演过名剧（少奶奶的扇子》。这些活动，使沈阳风

气大开。

我入东北军后，以及在讲武堂期间和在张学良身

边任职时，经常参加青年会组织的活动，坚持学英

语，受益匪浅。

年春，青年会干事郭纲到广东开会后回到

沈阳，带来一批进步书籍，如（共产党宣言》、《社会

主义讨论集》、《阶级斗争》、《列宁传》等等。翌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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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，党派韩乐然从上海到沈阳工作，又寄来（向导》、

（中国青年）等刊物。 年春，中共北方局派任国

桢到沈阳建党，并在阎宝航主办的暑期学校讲唯物史

观、社会主义运 动史。青年会曾派阎宝航赴西欧留

阳青年会总干事。在阎宝航学，归国后任沈 的影响

下，青年会成为宣传爱国思想，开展文化教育的阵

地。

我和张学良所处地位虽然不同，但自幼都目睹了

日本侵略者 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家乡的掠夺和蹂

深仇大恨息息相通。

我在锦州时间 年三、四方面军团司不长，

令部即迁至北京，进驻光明殿。

年上半年，军团部进到郑州，先和直系吴

佩孚退回来的军队作战，以后又和张发奎军队作战。

下半年，和冯玉祥、阎锡山军队作战。这时我改任少

校秘书，兼任宣传队长。不久，宣传队长由黄显声接

替。冬季，军团部退回北京。

年初，张学良派我回沈阳担任同泽俱乐部

干事。同泽俱乐部在沈阳西华门，是东北高级军政人

员娱乐的地方，我在这里任职一年多。后移防到双城

堡，任中校秘书。

，我开始受到党的就在这期间 影响。张学良把东

北讲武堂的一些 知识青年送到日本去留学，有的加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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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日本共产党，回国后都受到重用。当时我还看了一

些马列主义的书，记得有一本法国共产党人巴比塞著

的书，名叫《斯大林传：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》，

也看过托洛茨基自传，还看了列宁的（两个策略》、

《进一步，退两步》等书。当时还看不大懂，我的思

想里只是一些空想社会主义。我倾向革命，主要是出

于民族仇恨。从日本回来的那些人也和我讲有关党的

知识和革命道理，对我有不少帮助。他们还导谕我

说：“你不要在城里上层社会混了，要到下边去掌握

部队。讲武堂毕业，为什么不去带兵 这对我启发

很大，我一再向张学良要求下去。张学良批评我年轻

浮躁，但还是把我派到十六旅任参谋处长。

热 河 抗 战

年春，我到十六旅任中校参谋处长。旅部

驻在新立屯，后移驻黑山县。旅长缪澂流，副旅长杜

国恩，参谋长邢培模，副官长朱逢源。

年冬，十六旅入关，先在杨柳青驻防约一

年 年夏移驻北平南苑。这时，参谋长改由邓，

玉琢担任，我仍任参谋处长。就在这一年，发生了

“九一八”事变。蒋介石下令不抵抗，东北军撤到关

里，背井离乡，家破人亡。日寇逐步占领了东北三

省。民族危亡迫在眉睫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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涨。当时，蒋介石对东北军减发军饷，他的嫡系军队

发百分之百，对我们先是二八，尔后三七，待遇很不

平等。我们受打击，遭歧视，又受“亡省奴”之辱，

全军将士对蒋介石极为不满。加上共产党关于抗日主

张的影响，以及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、李杜等带领义

勇军英勇抗战的推动，特别是江桥一战，消灭日军一

个联队，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，对东北军有很

大震动。因此，有志之士强烈要求抗日，打回东北老

家去。

十六旅是在 年冬，奉命开赴热河，在喇嘛

洞子一带布防，构筑工事，准备对日作战。在这里防

守期间，和日军时有接触。

月初，因防年 守左翼万福麟的二十九旅

被日军突破，部队退到都山县。 月底，又退到长城

义院口一带防守。十六旅旅部驻在抬头营。防守部队

在喇嘛洞子迎头痛击敢于西犯的日军，敌人死伤惨

重。我部缴获许多战利品，其中有敌部队的各种旗

帜、战刀、机枪 、通信器材，以及日军的护身符“武

运长久”、“护心佛”等。我军伤亡不大，受到张学良

嘉奖。

十六旅奉命撤退到青山口。六四七团团长田朝凤

担任后卫，却先率部仓惶撤退，造成混乱。田朝凤被

撤职，追究责任，营长赵雷畏罪带队投敌。逃过去不


